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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來以後，哲榮坐在床上，屋裡闃靜得可以，一點聲息都沒有。 

  只覺得剛起床沒多久，天色就暗了下來，他起了身，窗外彷彿另一個世界，

閃閃發亮的海洋就在幾呎外，感覺起來卻好遙遠。 

  這些日子，當他起床時時針已經走到十一，停在七點的定時器彷彿失去作

用，沒有一天叫醒過他。睜開惺忪睡眼只見模糊一片，哲榮從床上蹬起，雙手制

約地拉起窗櫺旁的棉線，陽光唰地衝了進來。這是他每天起床後做的第一件事，

也是讓他清醒的主因。那海，順著光線前進，詭異的波紋在瞳孔裡蕩，沿著小村

的街徑翻滾，朝他而來，嘩啦嘩啦從窗戶湧進，將所有一切淹沒。 

  也順便淹去他殘剩的睏意。 

  在房裡東摸西摸，沒想到一下就下午了，父母留下的早餐已經發涼，冷稀飯

和吃了半面的煎皇帝魚引不起任何食慾，哲榮不想出去買便當，在冰箱翻了翻，

找到一瓶果汁，和幾片吐司。坐在餐桌前，光線太暗，哲榮伸手扭開電燈。日光

燈啪地亮起剎那，覺得刺澀，眼睛眨了幾下，這時他才發覺似乎從那天晚上之後，

屋裡就沒透進一絲亮光過。吃完吐司關了燈，他打算出門，黑暗與廚餘味交疊，

場景突然倒退發黃，播放著幾個月前的畫面。坐在鐵椅上，他往廁所望去，彷彿

又看見那天，父親穿著白色汗衫和開叉的四角內褲，咿呀地打開廁所門，糾著眉

頭，一臉疑惑的問他：「你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彷若夢遊醒來一般，哲榮提著行李說不出一句話，父親走向餐

桌，轉亮電燈，睜大眼睛看著他。那日光燈不如平常溫馴，刺眼的嚇人，完全將

他的樣子顯現出來，紛亂的頭髮，鬆塌的短褲，滿是折紋的Ｔ恤，眼鏡上積了厚

厚一層灰，一副狼狽樣拿著旅行袋。父親沒說什麼，依舊鎖著眉頭，光線刺著他

睜不開眼，只瞧見父親臉上鬆垮的皮膚，老人斑竟像蟲子一樣蠕蠕爬著。 

  這燈彷彿照亮了什麼，他想，剛剛只是在床上驚醒，好像做了惡夢，又忘記

做了什麼，突然一股念頭升起，「我為什麼會在這裡？」他喃喃，身體像被催眠

似的自動的把床下那黑色的旅行袋拉出來，隨便丟了幾件衣服進去，趿上拖鞋，

就往後門走去。還沒碰到把手，廁所一陣嘩啦沖水聲，父親走了出來，等到回過

神，父親的手正握著電燈開關，直望著他。 

  發現自己的樣子，燈光下頹喪地如無處可逃的囚犯，他低頭不語，轉身走回

房間。輾轉一夜沒睡，隔天一早，卻看到父親趴在餐桌上睡覺。至始至終，父親

只說了句你要去哪裡，那時他剛搬回來沒多久，這句話卻在心裡鯁到現在，每回

開燈這話就如錄音機一樣不斷重複，父親疑惑的眼神重新映回他眼簾，那眼神看

來很深很深，隨著時間凝視，不停挖深。 

  他站了起來，把半掩的廁所門關好，不去想這些事情，從後門走出去。 

  起床時只披了件長襯衫，哲榮忍著寒意，偎緊雙臂，聳肩往海邊走去。小村

主幹早上時是村裡的菜市場，然而過了中午，除了原有的店家外，其他擺攤的都



收了差不多。最後一戶是水果店，老闆正在清洗磁磚拼成的攤位，哲榮對他笑了

笑，老闆沒有說什麼，只是點頭笑了一下，又低頭去刷那已經泛黃的磁磚，老闆

身影不自然，還記得剛回家時他還喜孜孜的跟自己打招呼，露出一口嚼檳榔嚼到

黑黑的牙齒親切的問他：「回來過節啊？這麼早啊？」 

  一段日子下來，老闆已經很少跟他說話，每回遇見只是吶吶一笑，他失業的

事在這小漁村裡像海風一樣，一家透進一家，沒有人明說，卻在眾人眼神中看得

出消息的傳送。約莫兩個月前，他如往常走到這兒，水果店老闆向他招招手，很

熱心的跟他說：「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幫忙，我們這裡缺人手……」 

  那熱切的音調聽來溫暖，哲榮卻從心裡升起一股厭惡，他意識到這樣的情緒

不對，卻無法控制全身起雞皮疙瘩，老闆的樣子看來像施捨，過份的慈悲，他沒

有答應，馬上轉頭回家，好幾個星期不到這兒來，等到再見到水果店老闆時，彼

此已然存著一道尷尬的隔閡，那沈默的氛圍讓兩人只能互報微笑迄今。 

  他知道是他不對，但也不知道老闆聽到了什麼耳語，他實在不知該做些什

麼，只好拋下那家店，坐在堤防上看著這時而灰樸時而碧朗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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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天很快就黑了，哲榮到家前，父母已先回來。夫妻倆各執餐桌兩旁，

中間一雙碗筷，是留給他的。 

  吃飯的時間，父親例行問句今天做了什麼，他簡單嗯嗯敷衍兩聲，便結束不

超過三兩句的對話，靜默容易讓時間顯得巨大，流動變得窒礙難行，等到父親吃

完飯到客廳扭開電視，那連珠砲似的罐頭笑聲從音箱迸然冒出，幾乎停擺的一切

才會慢慢恢復，母親總是故意吃最後，等著洗碗，在父母眼中，小孩永遠長不大，

哲榮還停在那洗碗還會弄破，必須踮腳才能搆到水龍頭的時候。 

  這是他們驕傲的兒子，一向風光的他，不論做什麼都是佼佼者，這個小漁村

就要靠他發光，每個教過他的老師都這樣說，書櫃下疊得高高的獎狀就是最好的

證明。眼前這個男孩，讓他們在村裡笑不攏嘴，他人羨慕的話不停，就連清晨站

在漁船上，耳邊呼嘯而過的冷冷海風，都是甜言蜜語。 

  母親正想跟他說些什麼，哲榮一個起身，連碗都沒拿到水槽就離開飯廳，拖

鞋趴答趴答響進房裡。「他在想什麼？」母親停止挾菜，一口一口吃下碗裡的鹹

澀苦辣。 

  廚房水聲嘩啦，碗盤碰撞匡啷，哲榮知道母親正在洗碗，他的心卻如同那個

他沒放到水槽的瓷碗，等著那裡。自從城裡的朋友來了那通電話之後，他的心就

一直晃蕩著。決定回家的前一天，這個在公司熟稔如兄弟的好友特地請他吃頓

飯，兩人舉行著蕭條的送別會，喝著一瓶接一瓶的啤酒，他們無話不談，一同罵

著勢利眼的上司和無情的公司，在裁員的名單裡，竟然從資歷淺的員工先開刀，

一份工作都還沒做熱，就嚐到淒淒失業的滋味。 

  酒精昏暈意識，茫茫中看到對方雙頰酡紅，嘴裡吐出一些有的沒有的話語，

從辦公司裡最漂亮的小妹說到市儈的組長，不久，小菜見底，酒也罄盡，兩人卻



沒有離去的意思。牆上的時針走過十二，就是今天，哲榮就要坐火車回家，但不

是那二十來坪的單身公寓。 

  「呵呵！」朋友拿起酒瓶，口氣無力且自嘲的看著他：「你看，我們現在也

只能喝這種廉價酒。」說完，又一陣苦笑。公司裁員後，他們兩人不知是哪裡惹

來晦氣，找工作兩個月來，屢戰屢敗。 

  「同是天涯淪落人。」哲榮和朋友離開店面，搭了計程車到他住處，準備窩

個幾小時，再到車站。離去的前一刻，初來這城市的興奮和畫面變得異常清楚，

那是剛退伍後，幸運地應聘至一家大公司，開始享有優渥薪水和受人欣羨的社會

地位。 

  他忙著添置家具，裝潢房屋，新生活就要開始，嶄新發亮的西裝掛在門後，

望向窗外，城市的輪廓明白清晰，大大小小的高樓，弧線如股票長條圖，湧起一

陣鬥志。 

  如今的模樣更顯過去欷噓，再溫暖的回憶都會變涼。朋友鼾聲隆隆，濃重的

酒騷味和由心底升起的寒意，是對城市最後的印象。 

  回家後過一陣子，朋友打來一通驚喜的電話，說他找到工作，這個工作甚至

比以前的還要好，那是一家美商公司，每年的營業額在台灣數一數二，薪資待遇

也不錯。朋友雀躍的口氣在電話那頭，高昂聲調弄得話筒喇叭吱吱作響，那刻，

高興和哀傷的情緒同時湧至，心情複雜無言以對，任朋友逕自重複又重複如何找

到工作，怎麼受到面試官賞識的過程。 

  父母就快回來，黃昏的天空紅成一片。今天做了什麼，不，回來後做了什麼，

思緒把朋友的喋喋不休拋得遠遠，會不會是他太快放棄了，或許再過一個月一星

期甚至幾天，他不這麼急著回來的話，今天打電話的人就是他，重回西裝筆挺大

廈裡的生活，而不是在這裡，每天都不想醒來，只想睡下去。 

  分不清嫉妒還是羨慕，他眼巴巴望著別人站在遙不可及的遠方，怎麼趕都趕

不到的所在。客廳的鏡子映出他的樣子，這眼神這表情這感覺從小到大不知看過

多少次，如今輪番迭次地轉到他臉上來。 

  幸好電話隔著距離，朋友看不到他頹喪的表情。被問及回來後日子怎樣，整

個人突然像從高空掉下，裂成一塊一塊。這感受很奇怪，然而聲音易於偽裝，哲

榮嘻嘻哈哈，推拖著問題。 

  如此渾渾噩噩過了幾天，等到一堆從城裡寄來的信。是房東寄來的，說是之

後一些寄給他的信件。哲榮解開束得緊緊的塑膠繩，大大小小的信倒成扇狀，為

數不少的信件裡，廣告傳單佔了大半，將這些花枝招展的垃圾丟到一旁，其他的

信件，則是離開城市後，所剩零星回應。 

  信封上標楷體各公司行號印得工整，不論公司是大是小，信封上的規模總是

這麼體面。拆開來看，大多是不被錄用的通知。也有幾家願意錄取他，但規模都

不大、沒啥名氣，也過了期。忽然他替自己感到慶幸，沒去那裡工作。一股自發

的防禦情緒升起。 

  哲榮搞不懂當時怎麼會拿著履歷表到這些地方應徵，之前東奔西跑的生活隨



著這些信寄了回來。每天買幾份報紙開始東圈西圈，這家那家的打電話，或登門

拜訪，挫敗太多，報紙上沒被畫圈的公司開始吸引他的目光，一些座落在連聽都

沒聽過的街路的小公司，他也身形卑微的前去應徵，這是暫時，這是我的跳板，

我還是要回那十來樓的公司去，當時他想。 

  一個下午都在看信，陽光黯淡，烏雲比前幾天都要來得多。收進牛皮紙袋，

用煙灰缸壓住封頭，他倚著門，村裡人真的很少，半小時只見一條癩皮狗抖著鬆

垮的皮毛，瑟瑟地跑過去。 

  他懷念起城市裡許多迎面而來陌生臉孔，上個天橋，都有洶湧的人潮。 

  「就快過年，很多人都會回來，人要變多了。」月曆上春節兩個字，提醒他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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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提醒的，卻不只有這件事。 

  隔天一早，他如慣例拉開窗簾，烏雲更多了，凜冽的風，海換上一層灰灰的

大衣，連浪都在發抖，晃動的程度變得劇烈，濤聲像巨大的牙齒喀喀喀打著顫。 

  更暗了。灰樸樸的海色灌了進來，如在房間四周潑灑墨水，了無生氣的散成

頹圯氣氛。精神又似縮進被窩，深深打個哈欠。其實很早，一樣十一點，外頭卻

灰成向晚。 

  離開房間，往前門走去，卻看到母親坐在客廳。她拿出一張單子，跟他說：

「你好好考慮一下，你老師昨天打電話來說期限快到了，如果你答應簽個字，還

可以先在學校教個一學期，看看以後要不要考師資班轉成正式老師，當老師不錯

啦！」 

  哲榮坐下，把單子拿過來，代課老師的聘任單。母親上午沒跟著出海，在中

午出門前，好好對他苦口婆心一陣。 

  好像都聽進去了，又說不出母親剛剛講了什麼。對於他的失業，第一次發現

父母比他還急，就是在國小老師出現的那天晚上。 

  到雜貨店買了幾瓶米酒回來，看到客廳坐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父母正和他聊

得愉快，臉上有說有笑。   

  那人把臉轉向哲榮，笑了一下。哲榮定睛一看，是陳老師，小學六年級的導

師。 

  陳老師的皺紋變多，眼角的魚尾紋看得清楚，教他那年陳老師不過三十好

幾，現在卻已五十出頭了。 

  老師給人感覺沒變，依舊和藹親切，眼睛沒停止笑過似的，瞇成一條美麗的

弧線。老師很賞識哲榮，國小時常帶他出去校外參加比賽，升國中時，還想辦法

幫他轉到市區的明星學校去就讀。這小孩有潛力，每回帶他出去，看到別校的老

師，陳老師總以極為自豪的口吻，拍拍他的肩對他們說。 

  他和老師敘舊，時間過得很快，回想起國小的種種，浮上難得的喜悅。將近

九點半，老師拿出一張紙，遞給他。 



  「哲榮，」老師的口氣維持舒緩：「這是學校的代課老師聘單，你可以考慮

一下，我們小學校，規定沒有那麼嚴格。你父母對你很關心，到學校找過我好幾

次。小漁村村工作機會不多，教書的工作應該蠻適合你的，我已跟校長提過，他

也贊同，現在就看你了，你可以先來試試看，有興趣還有管道成為正式老師。」 

  哲榮呆望手上的單子，這表好似一張履歷，填資料的動作，已是一段時間，

他不願碰觸的痛。 

  「你好好想想。」陳老師繼續說，父母則在一旁幫腔。陳老師不斷重複父母

到學校談話時那種擔心的神情和口氣，哲榮皺著眉頭聽。 

  腦袋一片空白，招呼老師離去後，他回到房間，那張紙遂壓在茶几下的農民

曆裡，他寫不下自己的名，彷彿落筆簽署的是一份投降聲明，不到最後一刻，哪

能隨意簽字，雙手高舉白旗。 

  所以遺忘可以逃避。若不是母親提起，這一切就如茶几底下過期的農民曆，

霉黃而失去價值。父母幫他找工作的事之後從鄰居的口裡略知一二，水果店老闆

的好心跟這個多少有關係，他嫌惡所有的工作，總是一再逃避。不過是真的討厭

這些工作，還是害怕工作，他的答案是問號。 

  於是，那張白紙又被壓回農民曆裡。哲榮脫下外，倒回床上，熱烘烘的被窩，

最寵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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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到過年天氣越冷，氣象報告說一道強勁的東北季風將要來到，海面頓時騷

動起來。村裡人明顯增多，漁船進出頻繁，過年前，魚貨需要量大增，父母往往

早早起床，看看可不可以趕著出海兩趟，捕更多的魚。 

  除夕前兩天，哲榮從睡夢中被喚起，父親穿著厚厚的外衣，套上塑膠圍布，

拿了一雙雨鞋要他起床。 

  「今天阿松伯不能來，你來幫忙一下。」父親聲音沉穩，有股魄力，教人無

法拒絕，儘管心中有多少的不願意，也不敢抱怨。 

  時鐘停在四點，父親的聲音在門外催，離開床舖，冰凍的空氣迅速迫身而來，

哲榮不住地發抖，瞧瞧外頭，風勢強勁，樹影綽綽，連忙穿上幾層衣服，披件夾

克，把腳套進雨鞋，隨著父母出門。 

  天色還在睡覺，漁村的居民就開始工作了，小碼頭漁船馬達聲隆隆，聲音吵

雜。柴油味刺鼻，並排共十來艘漁船，哲榮家的船是第一艘出發的，搭搭搭駛離

漁港，哲榮往岸上看去，人影穿梭繁忙，小碼頭鐵棚燈光明亮，看得清楚。沒想

到，還有這麼一個世界，開始在每日清晨四五點，雨鞋聲喀拉喀拉，昨天掉落的

魚鱗還未洗盡，今天又有新貨要進。 

  住在漁村，居然對這些感到陌生，他心虛。 

  空氣冷得可以結成冰塊，同船的阿福叔見他發紫的鼻子，遞過去一個口罩。

海浪洶湧，上下起伏劇烈，哲榮扶著杆子，深怕重心不穩掉下去，阿福叔操一口

台語：「免驚啦！這小 case 啦！」 



  聽說浪大時落差可以高達一兩層樓，他實在很難想像那種畫面，岸邊湧來的

小碎浪，在海面上竟是如此狂放。強勁的東北季風今天南下，嗡嗡風聲，像是大

軍吶喊。 

  看不到岸，大家合力灑網下海，唰的一聲，四周重回靜寂。 

  黑，延展空間無邊無際，坐在船頭，世界彷彿只有他一人，身邊景物都已被

吞噬殆盡。父親和母親坐在駕駛艙內，阿福叔左腳踏著木箱，耍帥似的抽起煙來。

漁船如同一盞孤島，收音機收訊不良，鴨子般的講話聲斷斷續續。 

  他感覺海浪，又下又上，像開開閉閉說話的嘴。時而失重，整顆心如離家般，

出走一陣。船頭的燈突然熄了，阿福叔念了幾句「又擱來啊，擱燒去啊」，跟父

親要了手電筒到後面去找燈泡。 

  四周更暗了，這幾個月來心情就像現在的所處的空間一樣，茫茫一片。遺棄，

這個字眼跑進他腦子裡，他的世界不安晃動如海浪，總有許多難以控制的因素讓

他頹廢無力。頭一次認真面對自己，自退伍後不過兩年，他卻長大了許多，從鏡

中細細端詳，一副歷盡滄桑沒有精神的模樣，猛一看還以為自己四十了。他當然

想站起來，只是他是溫室裡的花朵，而且一直以為自己會是、應該是溫室裡的花

朵。 

  一股鬱悶逼他向遠方吶喊，話語出口的霎時，就消散不見。 

  阿福叔叫他幫忙，身高一七五的哲榮不用踮腳就能裝上燈泡，通電，甲板照

得明亮。「早就該換了，你看，這燈泡黑成這樣！」阿福叔拿著燈泡到後面丟，

浪大了起來。 

  「快快快！收網了！阿福！」父親大喊。阿福叔從船尾跑來，風勢加大，濤

聲紛雜，海浪不安分地騷亂起來，盪著漁船上下左右晃動。大夥抓緊漁網，全都

挨在一塊，哲榮咬緊牙關，用盡力氣，但另一頭似乎有著千斤萬斤的東西壓著，

完全靜止不動。 

  「海浪太大啦，使不上力！」阿福叔的聲音被海風撕成片段。迎著凜冽寒風，

大家冒出汗來，船被海浪把玩著，一點主權都沒有。 

  天色稍微亮了，看到一條條前進的波紋如瘋狂漣漪。好兇，這浪氣勢凌人，

不只到岸邊才想吞去一切，原來在海面上就一副霸主模樣。 

  後來還是拉了起來，網起的魚在甲板上蹦蹦跳著，靠著船板休息，海水竟潑

了進來，纏人的浪，哲榮蹬的起身，幫忙父母把魚丟進冷藏箱去。天氣一樣寒冷，

尤其身上濕了大半後，更是不停打著哆嗦，母親到艙內拿了件外套給他披上，阿

福叔在船艙內持著方向盤，已經調頭，準備回港了。 

  天空半睡半醒，依舊停在微亮的蒼茫，雖是第一個出航，可回來時早有漁船

返回，鐵棚下開始新鮮魚貨的交易。噗噗噗駛進港，卸下魚貨，接手拍賣的人馬

立刻開始叫賣，吸引大量人潮圍觀，哲榮在一旁看著，大夥為工作賣力，你一言

我一語的售出一籃一籃魚貨。他坐在椅子上不忍離開，望著人群微笑起來，直到

天色全白，母親示意要他回家休息，他才一個人徒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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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時小村以另一種面貌活了起來，不但越來越多人從外地返家，店家也開

始播放應景熱鬧歌曲，賣起春聯紅包等等物品，整家店紅通通，一股喜氣洋洋的

樣子。 

  除夕那天，父母不出海，為了團圓飯到人數暴增的市場搶購，一早交錯紛亂

的鞭炮聲讓哲榮無法入眠，索性蹲踞在椅子上，守著電視東轉西轉。 

  電視節目就像過年一樣無聊，哲榮沒有心情穿新衣戴新帽的，過去抱怨小村

人少，死寂得可以，等人一多，又因不習慣而渾身難受，其實昨天今天明天對他

來說沒什麼差別，不知道大家搞得熱熱鬧鬧幹嘛。不過老人家重視過年，出門前，

父親對哲榮的叮嚀還在耳際：「過年，有精神一點，把桌上的春聯拿去門口貼！」 

  晚餐除了菜色豐富外，一點也沒有除夕夜的感覺。 

  往年過年都是怎樣？他試著回想，大多都是他霹哩啪啦的講，在哪裡怎麼

樣，最近發生什麼事，火鍋氤氳的煙霧下，父母都只有點頭的份。 

  父母一搭一唱的對特別來賓的長相穿著批評，想炒熱他陰冷的氣氛，每至廣

告，他們把臉轉回桌子，找不出話題的尷尬存在彼此，他依舊嗯嗯兩聲回答所有

問題，母親看到那天他在船上拉網時的神采奕奕，以及之後的不忍離去，以為他

變了，結果，沒想到一切又恢復原狀，她只能懷念那時一家人緊緊窩在一起，為

同件事拚命的溫馨。隔天父親本來還想跟他談談，以為他喜歡出海，要他一起上

船幫忙，打開門，卻見他睡得死死，仔細想想，斯文高瘦的他適合這樣的工作嗎？

小時候就一直希望哲榮可以有片天，不要來做討海人這樣辛苦的頭路。輕輕地，

他將門帶上，妻子在一旁看著，兩老便出門去了。 

  母親對父親使了個眼神，父親變得不自在，又向母親瞟了眼。 

  「講啊！」母親低喃。 

  父親放下碗筷，清清喉嚨對哲榮說：「阿榮，你也該認真想想要做什麼了吧。

已經好幾個月，找點事做吧。」 

  哲榮停止咀嚼，不發一語。 

  「村裡一些粗重的工作不適合你，我知道，我也了解你是讀書人，叫你搬東

西、出海，可能不太適合，陳老師今天又打電話來問，你還是認真考慮一下，教

書還不錯吧！薪水固定，又有寒暑假……」 

  哲榮沒有反應。 

  「這個時候，工作也不好找，村裡頭路又不多，教書不錯啦！就待在家裡好

了。」父親難得以平靜的口氣，嘗試說服哲榮。 

  「我不會一直待在這裡。」哲榮冷冷落下一句。 

  「這裡有什麼不好，這可是你的家！村裡的人都很關心你……」 

  「都是你啦！到處跟人家說我失業，現在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別人是關心你，很多人都有在幫你問，隔壁的阿秋姨和阿暖嬸都說當老師

很好啊，不知你在考慮什麼？」 

  哲榮火氣直升：「他們喜歡他們去當啊……」 



  「你講這是什麼話？」父親火氣也上：「有這個能耐還不珍惜！」 

  「不管你，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每天睡到中午閒閒不做事，不會不好意思嗎？

幫你還要被你糟蹋，你會不會想啊？」父親繼續責怪：「只會一直吵著要到別的

地方找工作，如果我不說，你一輩子是準備給我們兩個老的養啊？」 

  母親見戰火燃起，推推父親的手，不要讓他再說下去。可父親一生起氣就控

制不住，語氣命令：「我不管你這麼多，等一下就去把單子簽一簽。」 

  他沉默，父親從農民曆裡拿出那張聘約書，哲榮突然站起來衝出門外，不顧

在後頭追趕叫喚的母親，及電視上放錯時機的罐頭笑聲。一路奔著跑著，直到海

邊才喘吁吁停下來，他只想離開這裡，投靠誰都行，打電話給以前在公司的好友，

電話那頭卻傳來這個電話暫停使用的機器女聲，或是搭公車離開吧，去領錢，自

動提款機螢幕卻顯示您的餘額不夠幾個大字，能走去哪，他一點都不知道。 

  躲在堤防後面，強勁東北季風的今晚威力最大，沒有穿外套的他身體發抖，

漆黑一人，只有這片海相伴。 

  新的一年要來了，腦子裡孵育出的卻都是過去。沒有任何新希望可以許，黑

夜正在焚噬著他，好冷，頭重腳輕了起來。 

  聽濤聲就知道海浪的凶猛度，一步一步向前唰唰啃食。他勉強站了起來，烏

雲密佈的天空遮去一切光源，黑鬱鬱一片。他獨自走著，什麼都不想思考，感覺

像在睡覺。但他沒有發現自己還是折返了，往家裡返去。只是這麼一刻，他忽然

打消一切念頭，準備就這麼下去好了，睡多久算多久，不想醒來。 


